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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汪铭对父亲作了叛逆

多年前那个阳光特别刺目的上午，汪铭
站在居住了整整 !"年的亭子间中央，对着老
爸的脸庞暴怒地喊出一句“老头子，你再敢拦
我，我就杀了你”的话后，那一瞬间，他感觉到
的便是冥冥中一直在渴求的自由涌动，这份
感觉，无法言说、无法形容，但痛快淋漓、酣畅
至极以致物我两忘，即使过去多年后，每当他
充满愧疚地回想起那日情景，内心却
还是能十分真切地体察到那份无边
无际的自由感。

那时，随着这声暴喊，汪铭猛然
一把将老爸推开，又凶狠地拉开了漆
成奶黄色的亭子间木门，噔噔噔地踩
着早已腐朽开来的木楼梯气势汹汹
地走下楼去。
石库门的后门外，汪铭先与四楼

小阿姨撞个满怀。小阿姨那日打扮得
山清水秀，身上宛然桂林山水般的一
派风光，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邓丽君
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没有料到
后门会突然打开，更没想到会窜出汪
铭这么一个大活人，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趔趄，身形又左右摇晃几下，尽
管稳住了身子，但手中拎着的菜篮子
已然脱手，里面装着的河鲫鱼、小青菜以及一
大块蹄髈撒得地面上是一天世界。
“啊哟哟，啊哟哟，阿铭啊阿铭，动作雅点

好不好？好不好？侬五斤吼六斤的样子，摸彩
得大奖了？还是倷老爸大吊车了？”小阿姨尽
管心里一肚皮的气，口气里却只有调侃。
汪铭却像全然没有听进片言只语，哪吒

般地脚下生有两个风火轮，向着直弄连跑带
奔而去。横弄与直弄相交处，汪铭的身子又差
点撞上早已老态龙钟的陈宏姆妈，后者尽管
没有像四楼小阿姨那样地有个趔趄，但活生
生地被汪铭吓了一跳：“囡囡啊囡囡，啥事体
介急？老清早又不赶火车，侬介投做啥啊。”
碰到往日往时，不要说陈宏姆妈，就是小

阿姨那声嗔怪，便足以让汪铭停下脚步、低下
脑袋，!"岁的他尽管心存狮子座般的王霸之
气，但里弄中进进出出却从来都是双鱼座般
的温柔多情。
今日不同。浑然不觉中，汪铭对最最亲爱

的父亲作了叛逆，那叛逆随着他自己后来也
感觉匪夷所思的一声暴喊喷涌而出，那时的

他全身心都沉浸在狂热的情绪中，在这股情
绪左右下，他向来简单但好使的大脑不作任
何思索，只是感觉着连走带跑中那种发自肺
腑的快感，还有将全部的人生桎梏统统扔光
后的那份自由奔放。
既然他对自己最最亲爱的老爸都这么暴

喊了，还会在乎小阿姨、陈宏姆妈的感受吗？
汪铭一路狂走而去，出了第一代石库门
的天河里后，便拉开大腿更汹涌澎湃
地奔跑了起来，汪铭感觉到自己正御
风而去#那是老头子经常说的庄子般
地逍遥九万里么？

马路两旁的无数小店都在他的
眼帘中一一掠过。黄陂南路上，汪铭
索性与 !$%路公交车比拼起来&因了
马路的狭窄，因了马路上不时地横街
一窜的野狗、野猫，还因了那些似乎
不可一世地开着助动车、电瓶车的男
男女女，最关键的，因了汪铭天赋的
速度和能量，汪铭撒野地超出公交车
远远一截。

汪铭一口气跑到距离老家天河
里有好几公里的日晖港一带，趴在泛
着浓重铁锈味的大钢包上，亢奋的情
绪方才有点降落。江水在汪铭眼前以

它永恒的节奏涌动着，天光明亮、空气澄清，
这让汪铭清晰地看到对岸许许多多的物象。
自小以来，每当汪铭心情不快或十分郁

闷，总会到这里消气解闷。在这里，黄浦江明
显地狭窄起来，听着早潮或晚潮的不变声响，
看着闪闪发亮的江面中一个接着一个的漩
涡，每每这时，少年汪铭会慢慢地做回本真自
己：尽管个性倔强但平和温顺。那刻，听着黄
浦江的阵阵涛声，汪铭内心的暴怒一点点地
消失。又过了一些时候，一阵愧疚毫不含糊地
压在了他的心头：咦，我怎么可以这样凶狠？
怎么可以这么对待老爸？

汪铭与老爸汪红旗原本毫无缝隙，可以说
是如胶似漆般的亲密无间，矛盾的起因是为两
周后的升学考。天河里的亭子间，汪铭平心静气
地对他老爸说，初中马上就要毕业了，以他现在
的成绩，进“向明”这样的市重点或许有些问题，
进“卢湾”这般的区重点还需努力一把，但进卢
湾区任何一个“普高”，譬如“比乐”啊、“马当”
啊，都是三只手指捏田螺般地稳扎稳当，但现在
即使他有进普高的实力，也想要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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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 #"这是他原先没想到的

!%'%年 (月 !%日，马文瑞在省委机关
礼堂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大会
讲话，明确指出：“同志们，我们眼前的工作是
千头万绪，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揭批查，有
人想以‘工作重点转移’为借口，就把这项工
作半路停顿下来，这是很错误的。据了解，我
们省级机关此项工作搞得好的、真正够格的
是少数。现已查明陕西有个‘四人帮’的帮派
体系，他们所做的坏事，还远远没有彻底查清
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有一些闹派人物
和支持闹派的人现在还在台上，一些单位领
导班子软散懒的症结也正在于此。这种状况，
说明我们省级机关的揭批查运动更需要补
课。我们要看到，不彻底搞清‘四人帮’的代理
人或者叫‘走卒’的罪行，肃清他们的影响和
流毒，我们其他的工作就无法开展。不深入揭
批他们，路线是非就搞不清楚。当然，对于当
时在领导岗位上，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群众
有意见的同志，我们要严格区别对待，要以人
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主要是分清是非，启发他
们应该主动向群众讲清楚，进行自我检查，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群众谅解，以便轻装
上阵，做好工作。这样，就把林彪、‘四人帮’集
团在陕西的骨干分子和一般犯错误者区分开
来了，也可以解脱一大批干部。”
马文瑞讲到这里，全场想起了热烈的掌

声。这是他原先没想到的。他停下来，望着听
众，他从那掌声和大家热切的目光里看出了
信任和期望。他下意识地端起茶杯喝一口茶
水，等掌声落下，又接着讲下去。他明确指出
“要整顿领导班子”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
需要。明确指出三条举措。会场上的沉静，越
发衬托出他那洪亮而浓重的陕北口音的亲
切、坚定、果敢和威严。
“一是要坚决把同‘四人帮’有牵连的骨

干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卖身求荣、陷害同
志的人，闹派性、破坏团结、阻碍工作前进的
人清理出来；二是务必配备好一、二把手。一、

二把手应该是党性强、能胜任工作，作风
好、群众信得过的；三是选拔、配备好中、
青年干部，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传帮带
的干部结构。”
马文瑞的讲话简明扼要，总是用自己

的语言，很少朗读文件或是讲官话套话。
这次讲话推动了省级机关的补课，许多揭
批查走了过场，搞得不好，会前还没有揭

开盖子的单位，即刻都真正地行动起来了。
省委文教部所辖单位多，运动进展很不

平衡，遗留问题较多。在马文瑞讲话后，经过
几个月紧张工作，揭发出帮派体系的严重罪
行和重大问题一百多条；揭发并查清了搞结
帮篡权活动或犯有其他路线错误的 !)*人的
问题；清查出打砸抢分子 ))人，逮捕 *人，报
捕 *人；清查出闹派人物 *!人。经过集中努
力，共计揭发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重
大事件 %"起，其中参与武斗 !)起，抢枪 (+

起，抢档案 !*起，严重打人者 ((起。遭受林
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造成冤假错案
涉及的 )'",人，已经平反 )"%"人，占 %*!。
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闹派人物或有其他严重
错误不宜担任领导职务的地级干部 ()人，县
级干部 )-人。调整和提拔地级领导干部 ,"

名，其中提拔的中青年干部 !*名。教授、副教
授提任院、校级职务的 !,名。文教口的揭批
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

全省各地、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揭批查
补课的捷报不断传来。到当年 *月份，全省揭
批查运动补课任务基本完成。

在指导全省深入开始揭批查的同时，马
文瑞还争取中央支持，对省委、省革委会的领
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定位，形成了强有力的省
级领导班子。
陕北是马文瑞的老家，也是他开始投身革

命，播火闹红的地方。他热爱故乡，更思念陕
北。离开陕北整整 )-年了，他无时无刻不盼着
回到老家。特别是“文革”中受批斗，被监禁的
漫长日子里，他常常渴望着能够回到陕北，同
那些亲切的农民群众一道上山种地，修渠打
坝，实现他当年就曾经有过的“等革命成功，就
回家乡办一个农场，种地、养牛养羊，过上田园
生活”的想法。这是当年他给老战友贾拓夫讲
过的。如今自己临危受命、回陕主政，要独自回
老家了，却不见了贾拓夫。想到此，他突然十分
怀念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战友。


